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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拉开，游子放
下思乡之苦

姚璇秋的扮相俊美，唱腔依
剧情时而缠绵悱恻，时而高亢激
越，时而又清新活泼。她的戏路
宽广，青衣的深情幽怨，闺门旦

的丰姿绰约，刀马旦的英姿飒
爽，她都演得深入人心。唱腔圆
润清晰，唱声晶莹剔透，极具表
现力和穿透感，正所谓“此曲只
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台上粉墨春秋，台下百变人
生。姚璇秋觉得自己很幸运，在
百变人生中，始终有潮剧承载着
自己灵魂的梦幻、悲伤与憧憬。
她的戏曲生涯已走过60年的岁
月，她的悲伤不再，而梦幻、憧憬
却依旧存在于心中。

60 年 的 戏 曲 生 涯 ，留 给
姚 璇 秋 的 有 沉 甸 甸 的 收 获 ，
也有戏迷们的倾心拥戴。要
知道，姚璇秋的观众，戏迷遍
布海内外。

人 们 总 是 会 说 有 两 个 潮
州，一个是国内的潮州，它有
一千多万人口；还有就是海外
的 潮 州 ，它 也 有 一 千 多 万 人
口。这海外的潮州，正是多年
以前，漂洋过海，到境外创出
一条血路、开出一条生路的潮
州人。这些潮籍华侨，鬓毛已
衰，却是乡音未改。他们仰望
明 月 ，思 念 故 土 。 那 坚 玉 甜
畅、字清韵淳的潮剧，是他们
心头所好，听着它，就仿佛连
接了永难割舍的故土情怀。

姚璇秋以及她的潮剧同仁
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后，三十年
间，剧团除了在本埠演出，还经
常奔赴海外，到居住着潮籍同胞
的国家和地区巡演。剧团先后
到过中国香港、澳门，和新加坡、
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法
国、美国等地演出，所到之处乡
谊似醇酒，浓得化不开。潮剧的
大幕一旦拉开，在熟悉的曲谱
中，游子们的思乡之苦，暂时可
以放下。潮剧作为独特的文化
载体，成为连接海内外潮人强有
力的精神纽带与桥梁。

坚持下去，传好接力棒

潮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有着
顽强的生命活力。它是中国十
大剧种之一，它又是比京剧、昆
曲、越剧等剧种都早的一个剧
种。一个剧种的产生、发展和壮
大，一定与这个地区的政治、文

化、人文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潮剧曾经有过辉煌的往昔，
但在现阶段、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将何去何从，它的未来和出路在
哪里？这是每一位从事潮剧事
业的艺术家放不下的心事。

在汕头的时候，姚璇秋经常
是清晨一大早起来，就走出家
门，急急忙忙赶往潮剧院。她要
为这里年轻的演员说戏、排戏。
身为潮剧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人，姚璇秋觉得自己无时
无刻不在担负一种责任——潮
剧艺术一定要像接力棒一样，代
代相传。它不仅要存活，而且要
发展壮大。有时，她身体不舒
服，哮喘发作，她也坚持要来。
否则，她在家里也坐不稳当。

姚璇秋微蹙眉头，她有一
些担忧。但是很快，她又舒展
面容。潮剧的生命力，正在于
它的民间性和适应性。有时，
它是在大雅之堂雍容华贵的演
唱；同时，它又可以深入到普通
民众之中。它不仅仅是阳春白
雪，它也可以是下里巴人，它有
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民
间，它犹如山涧岩缝柔韧倔强
的野草，生生不息。

比如，潮汕地区的人们，性
格洒脱不羁，较少儒家学说的桎
梏，往往不按常规出牌，有敢作
敢当的一面；但同时，他们有禁
忌与敬畏，懂得祈祷与谢恩。这
是潮剧艺术最初产生的渊源和
今后发展的先决条件。

即使现在，潮汕地区的人
们，祭祀庆典、逢年过节，都会

“请神看大戏”。这已成为日常
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也正是潮
剧可以坚持下去的深厚土壤。

坚持下去，就得有接力赛中
的接力人。

姚璇秋一直认为，她是站在
了无数大师的肩膀上，才站得
高、看得远。现在，她也要把潮
剧前辈的优良传统接过来、传下
去。姚璇秋说：“春天来了，我愿
做一名浇花人。”她依旧会手教
口传，辅导新的学员。

在她的传授和培养下，吴玲
儿、张怡凰等人都已扛起重任，
成为潮剧又一代领军人物。

姚璇秋有时会喃喃地说，培
养一个像样的潮剧演员，三年都
不行，得要五年。她真担心，如
果发现了一个好苗子，没有很好
地扶植栽培，这好苗子如果不能
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岂不是太可
惜了。作为潮剧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人，她眼下，不是为自
己的成功喜悦，而是为潮剧的明
天着想。当然，更多的时候，她
是欣喜，她并不孤独。

是啊，一个剧种的传承，
应 该 是 热 爱 多 于 谋 生 的 考
虑。她始终对这个剧种，怀抱
了不舍的深情。檀板声中，剧
情变幻，曲传心素倩月朗；红
氍毹上，潮音激响，璇秋回舞
意深长。她相信，潮剧这个古
老的剧种一定会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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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气凛然、也可
柔肠百结的古老剧种

粤东海道开蒙较早，宋元时
期从北向南迁者更众。中原文化
与古越文化的长期交流，共同创
造了潮汕文化。南宋时，中国沿
海地区已有南戏，到元末明初，
南戏比北杂剧更为兴盛，并流布
各地。最迟在明初，它已传入潮
州。在潮州凤塘古墓，出土的就
有明宣德7年，即1432年的手抄
剧本《亚字刘希必金钗记》。现
在仍在演出的《荔镜记》《苏六
娘》等剧本，也都是明代时期刻
刊抄录传世的。戏曲在潮州地区
的官宦人家、富绅大户以及勾栏
瓦肆广为传唱。

说起潮剧，也不能不提到潮
汕人。

潮汕人主要居住在广东的粤
东北一带，有平原、有山区，但是
更多的地方毗邻大海。潮汕人习
惯于挂帆出海、风波无定的生
活。也早已有敢闯敢干的前辈，
漂洋过海、走出国门，到海外闯
荡天下。潮汕人一向以剽悍骁
勇、爽朗豪放的性格闻名于世。

在这样的血缘特征、性格基
因中产生的剧种，它自然有着不
甘于命运摆布、响遏苍穹、穿云
裂帛的大气凛然；但在愁绪袭来
时，它的唱腔又是如此的柔肠百
结，有着意犹未尽的婉转。正如
同陕西的秦腔，那种凄清高亢与
茫茫无际的黄土高原，有着天然
的联系。而旖旎咏叹的昆曲，更
适宜在风光秀丽、赛似天堂的吴
越地区传唱。

1953年春天，她穿
着红木屣走进潮剧团

1935 年出生在澄海的姚璇
秋，生活愁苦，她从小父母早逝，
小小年纪，就在火柴厂当童工，

两个哥哥进了孤儿院。人生活的
环境越是艰辛，本能的，就越是
希望有欢乐的东西去冲淡它。姚
璇秋刚刚懂事，就被潮剧迷住
了。当时，潮剧六大班经常在澄
海演出，戏班子就住宿在姚氏祠
堂，只要有可能，她就会追着看
戏，回家以后，就模仿着去唱。

后来解放了，她参加了澄海
广播电台的节目演唱，她初试莺
啼，恰巧被老正顺剧团团长郭石
梅和炳光师傅发现，他们觉得这
小姑娘嗓音清朗脆亮，是潮剧的
可造之材，随后，就极力邀她加
入老正顺剧团。

谁知，找到姚璇秋，说明来
意，姚璇秋一连回答了三个不
要。她说她不要参加剧团，是看
到了从事这一行当的人，有太多
的悲惨不幸。剧团里有4岁就卖
来的，已签了生死契，生死病亡，
家人都不能追究。演员没有地
位，经常被人打，拉弦的也可以
打演员。她不想唱戏唱到天亮还
不让睡觉，也不想被称为戏子，
遭人看不起。

剧团领导告诉她，新社会，人
民自由平等，戏班子解散，成立
了剧团，废除了童伶制，烧掉了
卖身契，今后演戏，是要为人民
服务。这样醒目的话语，一下
子 让 姚 璇 秋 激 动 起 来 。 不 久
后，她于 1953 年春天，提着网
袋，穿着红木屣，吱吱嘎嘎一路
走进潮剧团。

进入剧团后，姚璇秋有幸得
到潮剧大师的指点，剧团指定杨
其国教她习唱念功，黄蜜教她身
段的基本功，陆金龙教她关目动
作。老师教得严谨而尽心，学生
学得勤恳而专注。有一次，一个
师傅半夜起床，朦胧间忽见外庭
墙角的树下有两道白悠悠的影子
不停摆动。他心生疑虑，然后壮
胆近前，方看清楚，原来是姚璇
秋午夜起身，正练习身段和水袖
功。这让人不由得赞叹。

从《扫窗会》到潮剧
界的“阿娘”

姚璇秋的开蒙戏是《扫窗
会》。这是一出唱做俱佳的青衣
首本戏，被推荐为培训演员的教
材。姚璇秋一开始就在严师的指
导下，排练这出戏，这为她日后
几十年的舞台艺术生涯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1953年12月，广东省举行戏
曲汇演。刚刚进团半年多的姚璇
秋携《扫窗会》参加了这次汇演。
翁銮金饰高文举，她饰王金真。

秋风萧瑟的夜，只有蓝色天
幕垂挂着，舞台布景及道具极其
简约。姚璇秋一声“苦啊……”出
场，阵阵寒栗凄凉之声。她执帚
悄上，恨寄眉尖，眼含幽怨，却又
恨爱交织。这是一出折子戏，却
又是唱做俱佳的重头戏，没有扎
实过硬的功夫，无法胜任。舞台
上只有两个人，对着做、唱足足
一个小时，要想有始有终吸引观
众，全靠演员入心的演唱、美妙
的表演。而舞台上，姚璇秋年方
18 岁的光艳，靓丽的唱功，深深
打动了人心。一曲下来，诸多名
家，纷纷赞赏这是潮剧艺术一颗
明亮的新星。

在姚璇秋的成长道路上，她
永远也无法忘记她的开蒙老师杨
其国。

晚上，一张木桌横在眼前。
灯光下，杨其国先生脸色严肃，
手执檀板，教姚璇秋练唱。那个
时候，演员没有曲谱本，一字一
句、一腔一调，都由老师带唱，弟
子必须要死记硬背。杨其国已是
当年潮剧界一大权威。他多年执
班，教导有方，一开始他就让姚
璇秋练难度最大的曲牌。能够登
上高峰，以后就举重若轻了。

那时，杨先生的肺病已经很
重，每教唱一段就咳嗽不止，但
他为了教姚璇秋练好运使丹田的
功夫，让她以后演唱能亢坠自
如、俯仰遂心，他仍坚持突升突
降、水火相攻的练习。要知道，
这可是于物损物、于人损人哪！
身体日见虚弱的他，为了严格培
养后一辈潮剧传人，竟是无所顾
惜。传道授业、润物无声。杨先
生说：“台下严了，台上才会灵。”
这句带血名言，让姚璇秋无论自
己从艺，还是以后带徒，都终生
铭记。

在广东潮剧界，不少人都称
姚璇秋为“阿娘”。这是因为，她
饰演过《荔镜记》中的黄五娘、
《苏六娘》中的苏六娘、《井边会》
中的李三娘、《辞郎洲》中的陈璧
娘等角色。

在潮汕语言中，人们常称那
些姣好女子为“姿娘”。姚璇秋
的“阿娘”称谓，正在于她在不同

剧目中出色扮演了一个个多彩多
姿的女性形象，在于她善于理解
人物内心隐曲、投注自己浑厚情
感的演唱气质、演出风格。

梅兰芳亲笔为她题
下“雅歌妙舞动京华”

1957 年春天，潮剧以崭新的
面貌、整齐的阵容，赴京演出。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剧场里，帷幕拉开，一个不为人
们熟悉的剧种，不为人们了解的
青年演员登场了。她那朴素自
然、细腻到位的表演，她那委婉
传情、圆润悦耳的唱腔，深深打
动了人们的心弦。

姚璇秋，雏凤初鸣，崭露头
角。她带着充足的艺术准备，征
服京城。

散场以后，人们纷纷评说，
“南海之滨，竟有这么才华出众的
人才。”“古老的潮剧，竟有如此的
艺术魅力！”随后，各家大报接二
连三刊登赞扬文章，反应热烈。

1957年，对姚璇秋来说，是难
忘的一年。潮剧有史以来第一次
晋京演出，共带去了四台晚会。
第一次进京的姚璇秋，担当了其
中的两台长剧《荔镜记》和《苏六
娘》的主角，她还演了折子戏《扫
窗会》，这也是她的成名之作。

在京期间，潮剧还被推荐到
怀仁堂演出，毛主席、周总理以
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观
看。

姚璇秋怎么也没有想到，在
新社会，潮剧会得到如此重视，艺
人们会享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
她还没有想到，在新社会，女人可
以堂而皇之地出演旦角，并成为

众星捧月般的主角。过去，潮剧
名旦角，多是男扮女装啊。

关心、赞赏潮剧的，自然还有
艺术界的同行与大师级人物。姚
璇秋忘不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少春给予她的鼓励：“姚璇秋
的艺术到达真实与美妙相结合的
意境。”著名作家老舍曾经赠诗
给广东潮剧院：“姚黄魏紫费评
章，潮剧春花色色香；听得汕头
一夕曲，青山碧海莫相忘。”

姚璇秋忘不了京剧一代宗师
梅兰芳先生为她亲笔题写的“雅
歌妙舞动京华”。说起来，梅先
生与潮剧真是有一段奇缘。潮剧
传统剧目《陈三五娘》曾经流传
到日本。一次，梅兰芳出访日本
时见到该剧目，他带回了文字影
印件。周总理非常重视。此传统
剧目恢复上演，1955 年 5 月，梅
兰芳还到广州中山纪念堂看广州

潮剧团排演的《陈三五娘》。
著名剧作家田汉是当时中国

戏剧家协会主席，他的赋诗，基
本上准确地概括了姚璇秋一生的
追求与成就：

争说多情黄五娘，
璇秋乌水各芬芳。
湖边细柳迎环佩，
江山名桥走凤凰。
法曲久曾传海国，
潮音今已动宫墙。
难忘花落波清液，
荡气回肠听“扫窗”。
说起那些前辈艺术家的首

肯，不可不提到乡谊蔡楚生。蔡
楚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最著
名的导演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他曾出任中央电影局副
局长。蔡楚生出生在潮阳，且评
戏也懂戏，如今在汕头市博物馆
里，仍然保留着他修改过的潮剧
手稿。

蔡楚生非常欣喜家乡人、家
乡剧能赴京演出。在观看姚璇秋
主演的《苏六娘》以后，1957 年 6
月 17 日，他专门撰写评论文章，
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他写
道，“璇秋是潮剧中的后起之
秀”，“她的戏是那样的动人心
魄”；“她那明艳的丰姿，少女型
的初恋的羞怯腼腆，都是十分动
人的。”

蔡楚生又具体评价说：“《扫
窗会》是一支悲怆的曲子，《陈三
五娘》是一首明丽的诗篇，《苏三
娘》是令人坠泪、又令人哄笑不已
的悲喜剧。”他充分肯定地方戏保
留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色
彩；相比之下，有些大地方的戏，
因为进了庙堂，被磨得太光，反倒
没有地方戏那样生动感人。他对
自己的乡亲表示由衷的敬意。

无论顺境逆境，皆
尽其所能

潮剧出粤东、跨五岭，继续在
北京、上海、江浙地区巡回演出。
潮剧处处体现的精致、典雅之美，
吸引着无数的观众。它的唱词、
音乐、动作、布景，乃至于服装，都
是如此的美不胜收。只要你接触
到它，都会为它着迷。

比如现今享誉海内外的潮绣
制品，它当初竟是服务于潮剧的
戏服。潮剧的戏服最漂亮，尤其
是武将的戏服，龙袍莽带，钉金
嵌银，非常醒目。再比如潮剧的
曲谱里面吸收了潮州音乐的许多
华彩之处。而潮州音乐在海内外
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它早已成
为一个独立的音乐品牌，留下了
太多经典曲目。

姚璇秋谈起潮剧，感慨万千，
她说如果要让自己概括一生对潮
剧的感情，那就是：酸甜苦辣。

说到甜，她仍然忍不住要说，
1956年到“文革”之前这十年，她
认为自己过得最充实。

老艺术家们这么说，不由得
会令人陷入沉思。那个年代的中
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但
是，戏曲却有着空前的繁荣，古装
戏和现代戏都能排练，有市场、有
观众，这或许是人们在经济匮乏
中，找到的另一种心理补偿。

老一代的艺术家们，都非常

肯定那时举办的全国戏曲汇演形
式。让全国各地的地方剧种进京
演出，互相观摩、学习、交流，可
以取长补短，可以共同促进，社
会主义的文艺才可以四季如春。
这种形式放到当今，可否保留和
恢复，都值得探究。

说到苦和辣，姚璇秋总是会
轻轻地一笔带过。她无论在顺
境还是逆境，唯有尽其所能让古
老的潮剧发扬光大，永葆活力。

细细数来，她在舞台上已扮
演了许多不同性格与命运的女性
形象：无论是古装戏中《井边会》
悲情的李三娘，《辞郎洲》中烈骨
如霜的陈璧娘，《玉堂春》中哀怨
如诉的苏三，《春草闯堂》中俏皮
活泼的李半月，《穆桂英捧印》中
正义凛然的穆桂英；还是现代戏
中《万山红》稳重担当的王凤来，
《江姐》中视死如归的江姐，《革命
母亲李梨英》中坚忍不屈的李梨
英；又或是《龙江颂》中的江水英，
《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杜鹃山》
中的柯湘等……她都用心揣摩人
物彼时内心的复杂活动，贴着人
物的命运去演。姚璇秋的出场，
总给人意外惊喜，总是给人奉上
艺术享受的一道道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母亲李
梨英》是根据广东省委原书记吴
南生的长篇小说《松柏长青》改编
而成的潮剧现代戏，刻画的是潮
汕地区一个真实人物，描写在艰
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的动人故事。

姚璇秋为潮剧而生，潮剧也
塑造着她，成就着她。

中国戏剧的百
花园中，300 多

种地方戏争奇斗艳，
它们以各自的独特
优势，竞相绽放出俏
丽姿容。潮剧，这个
有着 400 多年历史
的剧种，以自己的清
冽芳香、雅歌妙曲，
成为这梨园之内，一
朵散发着海盐味儿
的迷人奇葩。

首届广东文艺
终生成就奖获得者、
著名潮剧表演艺术
家 姚 璇 秋 一 直 认
为 ，她 是 站 在 了 无
数 大 师 的 肩 膀 上 ，
才 能 看 得 远 。 现
在 ，她 也 要 把 潮 剧
前辈的优良传统接
过 来 、传 下 去 。 她
相 信 ，潮 剧 这 个 古
老的剧种一定会与
时俱进，不断创新。

获颁广东省首
届文艺终身成就奖，
姚璇秋应该是得之
无 愧 。 依 稀 记 得
2012 年 的 夏 天 ，我
和电视台的几个朋
友为做节目去汕头
采访她，车进市区，
七拐八转，才找到她
所在的潮剧院。姚
璇秋正与年轻的潮
剧演员排练新戏，空
隙时间我们采访聊
天，从中知道了许多
令人难忘的故事。

为潮剧而生：
“戏曲空前繁荣”的年代

与潮剧结缘：
“演戏是要为人民服务”

伴潮音激响：
手教口传相信未来

春天来了，
潮剧大家姚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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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姚璇秋（右一）

196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姚璇秋（右一）

姚璇秋（左一）辅导学生吴玲儿（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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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为姚璇秋亲笔题字

《江姐》剧照

在

我愿做一名浇花人”

檀板声中，剧情变幻，曲传心素倩月朗
红氍毹上，潮音激响，璇秋回舞意深长


